
老爸和老妈吵吵闹闹一辈子， 从
来没好过也从没想过要分开， 但前两
天事儿闹大了。

那天 ， 老妈从镇上买东西回来 ，
因为东西有点多， 邻村一老汉就顺路
帮忙提了一部分， 并且把我妈送到家
门口， 结果我老爸正巧扛着锄头从地
里回来， 结果这可不得了了， 老爸的
荷尔蒙飙升， 揪住那老汉就是一顿猛
揍， 这可把老妈给气了个半死， 这不？
收拾了收拾就泪眼婆娑地跑到我这里
来了， 还哭哭啼啼地说要离婚， 说和
我爸这种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人没法
过了。 这可把我吓得够呛， 我连忙把
老妈交给媳妇， 然后假装下楼买东西
的时候给老爸打了个电话， 让老爸快
点来向老妈认错， 打电话时我突然想
起今天是情人节， 就特别嘱咐老爸说：
“老爸， 别心疼钱， 来的时候去花店买
一束玫瑰花再买一套新衣服， 没有一

个女性不爱花不爱新衣服的， 我妈应
该也不例外。”

我爸六魂无主地在电话那端 “嗯
嗯啊啊” 的应诺着， 傍晚时， 老妈正
在厨房和我媳妇一起做饭， 老爸也到
了， 果然手中还拿着一束鲜花和一套
新衣服， 我连忙到厨房把老妈替出来，
让他们老两口单独聊聊， 老爸把鲜花
和衣服往老妈的手上一递说： “老伴
儿， 今天是情人节， 这是我送给你的
情人节礼物……”

又是鲜花又是新衣服， 估计年轻
人看了都会笑逐颜开， 更何况我老妈？
但我实在是想错了， 老妈原本脸上还
有一丝多云转晴的迹象， 但老爸的话
一出口， 老妈顿时就像是受到了什么
晴天霹雳 ， “哇 ” 地一声哭了起来 ，
把老爸手上的礼物一把摔在地上，
然后抹着眼泪跑进了卧室把门关
上了 。 我和媳妇顿时吓懵圈了 ，

老爸也不知所措 ， 愣愣地站着发呆 ，
我和媳妇连忙敲门而入， 老妈还坐在
床沿上抹泪， 我和媳妇走过去问老妈
怎么了？ 只见老妈抽着鼻子气愤致极
地说： “这个死老头， 居然在情人节
送我情人节礼物， 把我当什么了， 我
快要气死了， 我是他的老伴呀， 又不
是他的情人。”

原来是为这！ 我和媳妇顿时哈哈
地笑了起来， 不过我知道， 接下来我
可有思想工作要做了……

行吟，
在黄河故道

（外二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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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亦权
随笔

不不是是情情人人是是老老伴伴

□王慧 摄高处不胜寒

小说

□胡春水

故 乡 的 山

金 眼 睛
“杯 子 ！ 窗 台 上 的 红 杯 子 ， 谁

的？！” 在ATM机一侧， 大堂经理边使
劲喊， 边用警觉的眼神儿搜索眼前十
几名顾客。

闻声， 两名保安 “呼啦” 朝红杯
子包抄上来。

“小心！” 大堂经理提醒。
听到提醒， 两名保安的心瞬间提

到嗓子眼儿， 鞋底儿此时也像抹了胶，
黏在地板上。

大堂经理尖细的声音， 先是让位
于大厅外侧的自动存取款机前排队的
顾客一愣。 紧接着， 大厅内的顾客也
晃动起脑壳， 眼神儿迅速在大堂经理
和保安之间扫描。 几秒钟后， 有人撒
丫子跑开。 正在存取款的顾客， 手头
儿活计还没办利索， 见有人跑， 预感
到了某种不详， 也惶惶逃离现场。

众人并没跑出多远， 只是在距柜

员机十几米的甬道处落下脚。 数十双
眼睛的焦点， 齐刷刷聚到那只约拳头
粗、 一尺高的红杯上。

这只杯子体态很像小型灭火器 。
杯身底色是红的， 上面撒着金黄色斑
点 ， 细细端详 ， 颜色酷似熟透的红
果 。 而此时 ， 这个硕大的异形红果 ，
也像长了神秘的眼睛， 微笑地眨巴着，
打量着关注她的每个人。

静默约摸半分钟 ， 大堂经理沉
不住气了， 她再次提醒， 也像自言自
语： “夜长梦多， 别抻着啦， 干脆报
警吧！”

两名保安麻利地拿出手机。
这时， 一名中年汉子从人群后面

缓缓拥上来。 见大伙儿那一幅幅复杂
神态， 中年汉子毛愣愣的， 不知发生
了什么事， 他很纳闷儿地嘟哝出一句：
“这么瘆人呢， 咋回事啊？”

“那个———杯子！” 靠近中年汉子
的保安， 本能地应了一声。 所有人的
眼神 ， 都直勾勾地盯着那只硕大的 、
似乎也在跟众人对视的红杯子。

见众人满脸的疑惑， 中年汉子越
来越懵了。 但他合计合计， 还是冲了
上去。 跑到窗台前， 中年汉子两手迅
疾将杯子揽进臂弯儿。

看这阵势， 人群 “哗” 地让开一
条通道。

中年汉子飞也似的跑开了。
目送着中年汉子的背影， 人人都

为他捏把汗。
过了一小会儿， 两名保安在后面

大声呼喊 ： “喂———别再跑啦 ！ 快 、
快扔进护城河！”

中 年 汉 子 回 头 气 喘 吁 吁 地 回
应 ： “这真是我的水杯！ 刚才取钱落
这儿啦……”

□齐大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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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梦阳阳

那山
无奇， 无险
平凡得
仿佛不是一座山

我曾在上面
牧羊， 放牛
捉蚂蚱， 套野兔
摘酸枣， 投石头

山， 依然这山
也只有这山
走进她
温故我的童年

黄昏 一只鹤
那一刻 所有的草都肃立
一只洁白的鹤 倏地抵临
苍苍的蒹葭上 闪烁着波澜的光芒
被风梳理过的羽毛
无意间完成了美的布道
浮躁远去 禅意氤氲
仰望的目光 纯澈无比

阳光 一寸寸地薄了下去
轻盈得 仿佛透明的蝉翼
那只鹤
就那样站在一小片橘红色的水域里
一如沉睡千年的石头
任由黄昏不动声色地 轻轻撩拨

隔着水 我们对望着
什么都可以想 什么都可以不想
拈花微笑 是随时的事
故道醒着抑或睡着 都已无关紧要

芦苇

夏天 被我写尽了
芦苇 便疯狂了黄河故道
一株牵一株 一片连一片
铺展成 洁白的宣纸
任飞翔的鸟雀
随意书写古典的绝句
我走来走去
也测不出芦花诗意的高度
测着测着 灰鹤与大雁都飞走了
大地上的事物 都是说走就走的
你不走 你要收留红狐
给风沙安家 还要让那娇小的雀子
藏身
测着测着 白色的雪花就蝴蝶般从
芦花里飞出
灿白灿白的 直逼人的心灵
一下子 就打开了人与自然最私密
的通道

有时候 人真的并不如这些坚韧的
植物啊
一株卑微的芦苇 也能在荒凉里高
举饱满的生活

堤上，槐林

是谁 让干枯的河道站立成植物的
模样
一阵风 剥落满身的泥土
瞬息 葱茏了整个季节

三两声鸟鸣 拨开昨夜的月光
多情的晨曦 灵机一动
便以洁白的槐花 芬芳了整个故道


